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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心灵驿站

小城不大，半年前汽车站迁到北环，街头才有
了公交车。我新买的楼房，就在北环，有人问起
来，我总会笑着说：“车站旁边，就是我的家。”

公交车刚开始运行，乘坐的人不多，发车时间
也就不规律，有时几分钟一趟，有时也许苦等半个
小时也等不来一趟。那天中午，刚洗完头发，有位
平时联系不多的老朋友，忽然打电话来，我慌不迭
地要“叙旧”，她却单刀直入：“我在你家门口，等不
到公交车，你快下来送我吧！”

感觉有几分扫兴，但我还是披着湿漉漉的头
发，骑了 20 多分钟电动车，将老朋友送到目的
地。可能是受了风寒，回到家就感冒了，闷头睡了
整整一天。因为沾了“地利”的光，时不时接到这
样的“求助”电话，碍于情面，不管多忙，我总会第
一时间赶去帮忙，踩着我的小电动车，呼啸而来，
又呼啸而去。

那天，又是周末，在家炒菜，发现酱油用完了。
试探着打开窗户，感觉外面好冷，打了个哆嗦，还是
决定要下楼。走到车站口，看到有人裹在棉衣里，
在寒风里来来回回踱步，因为冷而使劲缩着双肩。

等等，那人的围巾好眼熟呀，我上次去山西平
遥旅游，给老妈买过一条这样的。悄悄走近窥探，
包在大围巾里的脸孔那样亲切 ，真的是老妈！“天
这么冷，这是去哪了？”我急忙问。老妈笑着说：

“你老舅家有事，回了趟老家。”我嗔怪她：“打个电
话，让我下楼呀，吹了这半天的冷风，能行吗？”老
妈呵了呵被冻僵的手指，轻声说：“天冷，怕把你冻
坏了……”

当我在办公室说起这件事时，同事感慨颇多，
她说，自从买了私家车，更是时常接到求助电话，
义务接送亲友的事情，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耗费汽
油不说，时间也被切割得七零八碎。

那天，她的“业务”格外繁忙，送一个邻居去医
院看病，又送一位老同学回乡下。焦头烂额忙完一
切，她感觉肚子咕咕叫，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早
饭，把车停在路边买八宝粥，猛然看到父亲手里提
着一个棉布包袱，身后紧跟着母亲，他们站在路边
东张西望，费了很大的劲，硬是没能挤上公交车。

“爸妈，怎么会是你们？”同事急忙跑过去，这
才发现，老妈捏着一个小小的棉球，正用力按在左
手上面。原来，老人家感冒了好几天，在村里怎么
看也没效果，只好跑到城里来打点滴。

同事听完，气得直跺脚：“咱买车不就为了方便
吗？经常有人打电话让我接送，你们生病了都不告
诉我，可真能替我省油呀……”老两口异口同声地
说：“你太忙，我们自己能行。”说话间，又一辆公交
车来了，他们竟快速爬了上去，车开走了，母亲才从
车窗里挥着手说：“丫头，快回去歇会儿……”

那次，公交车开出很远了，同事还愣在原地发
呆，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讲着讲着，忽然声
音有些异样，转过身悄悄抹了一把脸，然后才感慨
万千地说：

“ 在这个世界上，不肯随意打扰我们的，没有
别人，正是从小到大，被我们自己打扰了无数次的
父母啊。”

本版插图 涛 涛

她和他相识在迎春花开的季
节。

在街头一家专门经营水晶器
皿的小店里，她想买一对土耳其
出产的水晶花瓶，送给即将步入
围城的女友。

一排排的货架，迷宫一样，她

一遍遍地搜寻着。在一个很不起
眼的角落里，一对紫色的花瓶静
静地立在那里，那闪烁不定的光
泽像极了她此刻缤纷的心情。那
对花瓶仿佛为了她而在那里默默
守候了许多年。她像得了宝贝似
的，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怀里，一

下子爱不释手起来。
好友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她自从那个他离去之后，仍然
孑然一身。身边的人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却没有一个能走进她
心灵的最深处。她就那么寂寞地
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如那对
紫色的水晶花瓶。

不知过了多久，她慢慢抬起
头，忽然发现一道目光从一排货
架后面直直地盯着她。她不知所
措地站在那里。就那么一眨眼的
工夫，电光石火般，她感觉内心深
处有种东西不可遏制地燃烧起来。

快乐与幸福仿佛只有一步之
遥，愈来愈近时，会让人生出一丝
恐惧的感觉。终于，过了一些时
日后，他试探性地问起了她的过
去。

她的过去？她呆怔着，她的
过去和他有关吗？如果对他说
了，他会怎样想，她不知道。

他切切地解释说，爱就是要
彼此坦诚相待，毫无保留，像水晶
一样纯洁，爱得炽热，爱得不分彼
此，爱得没有秘密。

难道只有毫无保留地把自己
完全交给对方，才算爱得彻底、爱
得坦诚吗？她拉住他的手，坚定
地拒绝道：爱她，就请为她保留一
份过去。她说，她很喜欢水晶，喜
欢那种润泽、透明的感觉，可是如
果他们之间的爱情真的如水晶一

般，那份感情会不会因为太过透
明而变得不堪一击？

她明显地看到了他眼底的一
丝不堪。她不想失去他，一点都
不。可是他的失望那么明显地写
在脸上，她的心痛了又痛。

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气，想
把过去的一切对他坦言时，却被
他阻止住了。他轻轻揽着她说，
什么都不用说了，每个人都会有
过去，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年少
时，她就该等在他必经的路口，那
样她就不会有过去了。于他而
言，也就不会有什么秘密。不过
还好，他还可以拥有她的现在和
将来，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她静静地看着他，眼睛渐渐
湿润起来。

是的，那些恋爱中的男男女
女，任谁都会对最爱人的过去产
生好奇吧。谁不想拥有爱人的全
部，包括她或他的前尘与后世，这
是一种爱的本能。可是爱情如果
变得如水晶般透明，会有怎样结
果，没有人能预测得到。其实，爱
需要真诚相对，更需要保留一些
神秘，然后在彼此共同的守候中，
滋养出一份更加甜蜜的爱恋。

爱她，就请就不要追问她的
过去，给爱情一个足够大的空间，
让那份爱情自由自在地呼吸。彼
此保留一份属于爱情的新鲜与神
秘，不也很好么？

一个人没事的时候，我喜欢
在阳台那片十来平方米的地方，
侍弄一些花花草草。地儿不大，
时间久了，却发现收获的心得也
不少。

养花初期，贪多求全，种类不
加选择，习性不作了解，眉毛胡子
一把抓，是花就想往家里搬。结
果一番张罗之后，发现有一些好
不容易得来的名贵娇艳之花，一
旦有照顾不周它就黯然失色、了
无生机，好像有失重托，让人心生
愧疚。有的花，没那么讲究，你给
它晒太阳与否、水浇多少都一个
样，并不妨碍它按自己的节奏和
律动，自由生长，葳蕤挺拔，花开
飘香。渐渐，弄来的花草多起来，
阳台也放不下，看着花草挤得憋
屈、影响身姿的样子，自己心里也
疙疙瘩瘩的，最后又不得不忍痛
割爱般丢掉。这让我想起来，交
朋友的事儿。

如同养了与自己性情相符的
花一样，交上了所谓的“臭味相
投”的朋友，乃是人生的一大幸
事。人过日子，自然有起落，难能
可贵的是：你得意、红火得像一朵

怒放的春花时，他也不会有目的
地去“帮忙”，不从讪笑或媚笑中
谋得一些私利，而是在自己的小
世界里优哉游哉；你失意、枯萎得
如冬天一株风干的残菊，他也不
远离，闻着你的暗香，循着友谊的
琼酿，和你一起打捞、重温一起走
过的值得一生惦念的日子，至于
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暂且由它
去吧！

放眼生活，在今天，在很多人
的眼中，朋友是“分类”的——有
用的、无用的，可以现成可靠的，
需要长期投资的……不一而足。
有的朋友是温室里的花，经不起
考验，偶然的一点风吹日晒、雪雨
洗礼之后，便面目全非、判若异
类，最后在时间的角落里孤苦伶
仃！更有一些花，表面花香怡人，
其实内心难符，一旦疏忽就容易
被其蒙蔽、被其身上的“暗刺”所
伤。

交友如养花，需要知其名、观
其形、懂其性、明其心，需要知己
知彼地选择、培育、呵护、珍惜，需
要不温不火的温度，不离不弃的
阳光，即离有度的水分和养料，密

疏有致的心灵土壤，如此，朋友方
能突破四季的藩篱，于更迭的岁

月中，在付出和收获的平衡中相
得益彰，一路成长为知音。

手机上有她的未接来电，我
一点都不意外。尽管这个电话已
经在我手机上存了五年，却始终
未曾给我拨打过。看着她的名
字，心里的暖意一阵阵涌来，恍然
觉得，之前每一个静籁的夜晚，她
一直陪在我的左右，围炉红袖夜
添香，摘得青梅春煮酒。

她在公安系统从事宣传工
作，而我则是个天天坚持写字投
稿的全职妈妈。五年前的一个夜
晚，熬夜写作的我不经意间在自
己的QQ空间里发现了她访问的
芳踪，回访过去，发现她的文字玲
珑清雅，禁不住就多流连了一会
儿。此后每天晚上，守在网络两
端的我们，好像约好似的，总会在
共同的时间，默默地关注着对方，
寻访一下对方生命里最新鲜的轨迹。

深夜里，呷着咖啡打着字，听
着周遭轻微的呼噜，想起网络的
一端有个她在陪着我，温暖的感
觉顿时滋生。我们互相加了好
友，并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号码。
我曾想和她多聊几句话，可又担
心会影响了她。我固执地认为，
她上网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匆
忙而珍贵，不能因为自己此时的
松懈和发泄，而把她当作情感的
收容站，随心所欲地扔些无聊的
文字。

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
都知道。她爱上了一个当兵的小
伙子，他们结婚了。为了家和万
事兴，她宁肯委屈自己。后来她
添了可爱的女儿，因为工作忙，两
岁就送到了幼儿园，妈妈帮她接
送着。她想要的幸福，非常简单，
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起先我猜
测。我的生活，她未必知道。我
文字空间的温暖，一半来源于自
己的生活，一半属于梦想制造。
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每当
我情绪变化时，总能收到她的关
心和问候。鲜花和礼物是虚拟
的，但那些来自心灵的声音，却是
那么饱满和真实。

本想立即给她回个电话。但
是一激动手机掉进了脸盆里。我
相信，她肯定事先在网上寻找过
我。于是我立刻打开电脑，登录
了 QQ，她的留言潮水般涌来：

“看到留言请回话，有重要事情和
你商量。”我赶紧回复：“有事儿
吗？”她的信息马上跳了过来：“我
们科室现在缺人，我向领导推荐
了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抽身来这
里工作。反正，我很期待你来。”

最近的一段日子，我感到压
力山大，有出去找工作的想法。
于是我在QQ空间里写些凌乱的
话，她仿佛看透了我的心，适时传
递一朵解忧花。可是，由于家庭
和孩子的牵绊，我最终辜负了她
的美意。

她在网络那端忧念着我，如
同我在网络这边注视着她。她把
我的困窘放在了心里，我把她的
善良向周围辐射。有一种情谊，
不需要言语和往来，就能够心有
灵犀，就如我们，互相忧念，互相
祝福。这种感觉，不是每个人都
曾拥有。 我是何等的有幸。陌
陌红尘中，有这么美好的情谊。

心里盛满了对生活的感恩。
感谢生活，赐予我心意相通的知
音。

长长的一生中，每个人都会与幸
福相遇，幸福来时，你与幸福热情相
拥，还是把幸福关在门外？

幸福虽然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
但假如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让你有愉
悦的感觉，那就是幸福吧！

有一次和朋友闲聊，朋友转动着
手中的茶杯，感慨地说，人真是一种奇
怪的动物，我就搞不懂，我父母都年事
已高，可在一起却像孩子一样吵吵闹
闹，互不相让。我看着心烦，劝这个，
拉那个，结果一不小心，两个人一起把
矛头指向我，说我不明就里地偏袒另
一方。

一赌气，我把母亲送到姐姐家里
住几天，因为姐姐刚生了小宝宝，需要
有人照顾。

母亲一走，父亲开始坐立不安，茶
饭无心，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书都在
走神。我担心父亲生病了，想把他送
到医院检查一下。父亲黑着脸对我
吼，好好的去什么医院？你才有病
呢！好心换来父亲的苛责，自然会有

情绪。
有一天，我上班刚想走，父亲拉住

我，嗫嚅着说，去把你妈接回来吧！少
了她在身边还真不习惯。我惊讶地看
着父亲，你之前不是说，眼不见心不烦
吗？父亲像个孩子似的略有些羞怯，
小声叨叨，那不是气话嘛！

朋友喝了一口茶，皱着眉头对我
说，真搞不懂他们，在一起就吵，分开
了又牵挂。

朋友的话让我颇有所思。其实他
不懂，争吵只是相处的一种方式。有
的人在一起，三天就磨合好了；而有的
人，需要一辈子去磨合。两个年事已
高的老人在一起，互相能看到对方，不
管干什么，对方都会在你的视线之内，
那就是幸福。幸福其实很简单，幸福
的门槛也很低。

小孩子的幸福很简单，手里拿着
一根棒棒糖，脸上就笑开了花；有一个
氢气球，就会乐好半天。因为幸福的
门槛低，所以在小孩子的脸上最容易
捕捉到快乐的微笑。

小区的门口，有一对经营修鞋摊
的小夫妻。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看
见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在分享一
个烤红薯，脸上的甜蜜慢慢流淌出来，
一下子覆盖了我的心。在别人看来，
一个修鞋的摊子，有什么前途和幸福
而言？可是女人说，我们不但能养活
自己，还能养活孩子和老人；有了结
余，还能接济那些更困难的亲朋好友。
都市里衣冠楚楚的金领、白领，未必能
比这对乡下小夫妻幸福。富人有富人
的烦恼，穷人有穷人的快乐，因为幸福
的门槛是不一样的。

幸福从来都是为那些平和、温暖、
从容的人准备的。贪婪的人没有幸
福，心中被欲望填满的人也不会有幸
福。有钱了还想更有钱，漂亮了还想
更漂亮，不懂得珍惜的人也不会有幸
福。

把幸福的门槛设置得高低，决定
了幸福的程度，把幸福关在门外，那是
傻子。把幸福放进家里，才是聪明人。

不肯打扰
你的人

张军霞

有幸
识知音

崔新娟

万家灯火

交友如养花
范俊强

爱情空间
无 萍

人在途中

花季雨季

“楚家跟我们袁家完全不一样，
他们世居潮州，家族庞大，就算这两
年陆续移民海外，根基还是全都在
国内，牢牢掌握在几个人的手里。
楚承跟我也不一样，他就是家族的
一部分，就算他现在开始想独立，
没有三年五载也是办不到的，没有
家族支持就更加不可能。这次他为
了你铤而走险，他父亲简直狂怒，
我前脚到这里，估计他家的人后脚
也会来了。”

“那又如何？他们会怎么对
我 ？ 用 钱 ？ 用 权 ？ 还 是 用 美 男
计？”他说的话句句刺耳，再也受
不了，我开口反驳。

“留白，我们这些潮州世家的
祖上，都是怎么发家的，你不会一
点耳闻都没有吧？至于楚家更是出
了名的黑白通吃，老二和老四争得
不可开交，老大的死到现在都是个
谜团，你真要掺和进那样的家庭？”

我瞪视他，这句话已经跟威胁
没什么两样，我该怎么办？尖叫逃
走？还是向他求饶？

他看着我微笑：“吓到你了？
别害怕，至少我在这里你就不用害
怕。我想说的是，就算楚承这次赌

成功了，最多我们袁家撤资，结婚
这事到现在都不过是内定，八字没
有一撇，琳也不吃亏。不过他父亲
那一关，我看你是无论如何过不去
的。为了保险起见，这段日子你还
是跟我在一起吧。”

“跟你在一起？”我失笑，“说
了半天，你就是要说这句话吗？我
凭什么要相信你？你和楚承根本水
火不容，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利用我
做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

“你放心，我不会算计他，也
没那个必要，再过五年楚承可能还
能与我斗一下，现在的他，如果我真
的要算计，十个都不够。你们不是
要见一个人吗？见了他你就知道，
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他连这个都知道！我心一寒：
“不行，我要回酒店。无论怎样的情
况，我都不能这么莫名其妙跟你走
掉。”

“留白……”他欲言又止。
我拉开车门，幸好这辆车不像

之前那部怪物，每次都把我锁在里
面：“不用你送了，我自己走回
去。”

我的手被他一把抓住，身子顿

在半当中，我回头，带着些惊惶。
“留白……你不要这样，我这

几天心里一直很担心。”他细长的
眼睛里神情复杂，我也从没有听到
他说话这么断续不流畅过。

“我担心你，楚承那么年轻，
我担心他保护不了你，反而让你受
伤害，我知道让你现在接受我很
难，可是你能不能，能不能……”

“不能！”我用力挣脱他的手，
“请你不要说下去了，我现在要回
酒店，而且，也请你不要再打电话
给我，我怕楚承会误会。”

他的手停顿在那里，然后突然
低笑起来：“留白，我还以为我脸
皮够厚了，原来在你面前，失去控
制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不能再跟着个人单独待下去
了，理智催促我加快步伐，他的声
音在背后响起：“这几天我会在北
京，如果你需要，打电话给我。”

我不想回答，在花香和晚风
中，开始快步奔跑。

第二天一早便有车来接我们去
见那个神秘的大人物。

车在大楼前停下，电梯打开，
顶层居然是古色古香的江南园林，

脚下流水潺潺，小小的曲桥直通月
型拱门，翠绿的芭蕉掩映，回廊里
铺着青石板，委婉延伸，曲径通
幽，琵琶声隐约传来，还有扑鼻的
茶香。我，我又时空错乱？这里跟
刚才所看到的现代化大厦根本搭不

上调好不好？
楚承拉着我往里走，回廊尽头

平台广阔，平台后十一整面玻璃幕
墙，蓝天白云，阳光通透，穿着旗
袍的女子在平台一端低眉弹琵琶，
一个男人背对我们坐着听曲子，听
到脚步声便回过头来，笑声朗朗：

“小楚，你来啦。”
震惊让我突然停下脚步，并且

眯起眼睛。
这个人，这个人，就在几天前

我刚刚见过，场景相似，背景音乐
都仿佛还在耳边，这个神秘的大人
物是我见过的，上一次见面，他还
与肖在一起对坐唱曲，还被我赞他
繁花似锦的贵妃娘娘！

我不参与男人们的谈话，独自
去了凉亭，一个人在凉亭中立了不
知多久，突然有脚步声传来，我回
头，看见周穿花拂柳走到我身边，
说话时带着一个微笑。

“留白，短短一个星期居然见
了你两次，真是惊喜。”

“楚承呢？”
“他得和财务总监待一小会

儿，马上会来接你的，别担心。”
他仍是笑着的，却让我有异常的紧

张感。这男人的感觉跟肖有点像，
脸上都笑得畜生无害，但总是带给
人莫名其妙的压力。

我叹了口气，怎么可能不担
心？

我终于忍不住：“贵妃娘娘，
你在玩无间道吗？”

他笑容加大：“留白，你真是
个妙人儿。不过今天我看到你也很
意外，肖真不够仗义，昨天刚和他
通过电话，他也不告诉我你今天会
出现，让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如果我真的要算计，十个楚承
都不够。你们不是要见一个人吗？
见了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
话。肖的话在耳边盘旋，原来他昨
天所说的是这个意思。我的脊骨有
点发凉，不过还好，经过这段日子
的考验，我道行日深，心里再怎么
波涛翻滚，脸上也照样能保持平
静。

“那天肖告诉我，一起唱曲的
是他的堂兄弟，你也姓袁？”

“不是，那两个才是他的堂兄
弟，我不过是跟老朋友一起凑个热
闹。”他站到我身边，一同低头看锦
鲤，和我闲聊起来。

我猜也不是，看今天这阵仗就
知道了，我心里碎碎念。

“我真的有点好奇，留白，我的
朋友实在不多，小楚算一个，我一直
都以为他是最最安分的乖孩子，绝
不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来。
肖也算一个，倒是我多年的老友了，
怎么你一出现，这两个人就开始反
常了呢？”

“哪里反常？”
“还不够反常？小楚居然跟他

老爸唱反调，还拉下脸来求我帮忙，
肖更妙了，你知不知道，那天他打电
话给我，第一次提到你，然后就问我
元宵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都改叫
他汤圆了，全是他自找的。”

我听到这里便忍不住想笑了，
嘴角微微上翘，突然又觉得不妥，还
是收起笑意正色面对他：“那跟我没
关系。”

他笑出声来：“留白，要看你的
笑脸真的很难。那天肖带你来听
曲，我还以为他终于找到他想要的
了。今天看到你对小楚笑的样子，
我就知道那家伙多半会死得
很难看。怎么样？我这个旁
观者清，说得不错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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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幸福关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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